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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中，陈列着锈迹斑斑的子弹袋、做工
略显粗糙的弓茅利器等许多我军使用过的物品。其中，两件叠放整齐的
军用绑腿布尤为醒目。由绿色厚棉布制成的军用绑腿布，让人不禁想起
解放军战士当年在战场上冲锋在前、浴血奋战的感人场景。

在解放海南岛战役等众多战役中，军用绑腿布是部队战士行军打仗
时的标配。白沙民族博物馆的资料显示，这两件绑腿布每件长380厘
米、宽7.5厘米，是琼崖纵队老兵符束冲于1984年捐献的。

“时隔半个多世纪，保存至今的军用
绑腿布非常稀少，很珍贵。”据白沙民族博
物馆馆长张文花介绍，海南解放战争时
期交通工具匮乏，解放军大多只能依靠
两条腿行军，有时一天要走几十公里。
行军走路久了，战士的小腿容易酸胀，像
灌了铅一样越来越沉，还容易出现抽筋
的情况。为了尽量避免发生这些意外，
解放军战士会在腿上绑上长长的布条并
适当勒紧，这样能给脚踝提供一些支撑，
有效缓解行军时的酸疼感，增强行军打
仗的能力。

近日，海南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年
过九旬的符亚友看到海南日报记者展示
的军用绑腿布图片后十分激动。他回忆
起了自己半个多世纪前参加解放海南岛
战役的往事。

符亚友1947年 9月参加琼崖纵队，
“我们行军打仗，小腿上都要缠上这么长
的绑腿布，要尽量缠得紧紧的，连爬好几
个山头，从白沙走到昌江也不怕腿疼。”

符亚友说，他在参加解放海南岛战
役时，曾在临高、昌江、白沙打过好多场
仗，右腿如今还残留着一些破碎的弹片，

“白沙地处山区，气候潮湿，在山里行军
时经常会遇到山蚂蟥。它们常常悄无声
息地吸附在战士的腿上吸血。战士缠好
绑腿布后爬山越岭行军打仗，还能避免
被山蚂蟥蛰咬。”

“当年打仗时，我们脚上穿着布鞋。
打仗受伤流血后，有时血滴下来还会浸湿
绑腿布。”符亚友说，在解放海南岛战役
中，战士们使用的军用绑腿布每段大多为
两三米。有时因为布料紧缺等原因，也有
更短一些的绑腿布，战士们只能从脚踝处
往上缠绕至小腿肚子。

对于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使用的军
用绑腿布等用品，家在白沙牙叉镇营盘村
委会海旺老村的符桂云记忆也十分深刻。

半个多世纪前，符桂云的父亲符金论
也参加过解放海南岛战役。“小时候，我们
兄妹还从父亲的木柜里翻找过军用绑腿
布、军用米袋，有时会将那些长长的布条
摊开来拔河、跳绳玩呢。”符桂云说，看到
孩子们用绑腿布做游戏，父亲会快步走过
来，很心疼地将绑腿布收回去藏好。6年
前，符金论病逝。依照当地习俗，亲属将
老人生前遗留的军用绑腿布等焚烧于他
的坟前。

近年，符桂云拆掉旧宅建起新居，老
宅里那些父亲参加解放战争时的老物件
几乎都丢失了，但在符桂云的抽屉里，依
旧珍藏着父亲的预备役军士和兵证明书，
上面写着“符金论同志系广东省白沙县
人，按照兵役法的规定编入第二类预备
役”。这份证明书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防部”的红色印章，落款时间为一九五
六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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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曾浸透战士绑腿布

白沙民族博物馆收藏的琼崖革命战士的绑腿布。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1943年8月，王国兴、王玉锦发动了著
名的白沙起义，不堪国民党反动统治压迫
和剥削的2万多名起义群众，用粉枪、长矛、
弓箭等原始武器，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
国民党军队激战半个月，取得重大胜利。
这是一场黎族、苗族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
的正义斗争，但在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
的残酷镇压下，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在起
义队伍处在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王国兴
等起义首领从国民党暴政和共产党为民的
鲜明对比中，深刻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
拯救黎族、苗族人民，并千方百计地寻找共
产党组织和人民军队，最后终于找到了中
共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黎族、苗族人民的革命斗
争最终有了明确、远大的政治目标，并由自
发的斗争转变为自觉的斗争，取得真正意
义上的最后胜利。白沙起义为中国共产党
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坚持琼崖革命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夺取海南解放战争的胜
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后来，在2018年编著的《中国共产党

白沙历史——第一卷（1937—1950）》中记
载，当国民党琼崖守军进攻白沙革命根据
地时，白沙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利用有利
地形，伺机打击和消灭敌人，把国民党的
大部分兵力吸引在白沙境内，为琼崖纵队
在外线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没有头盔，我们也不怕子弹；不穿军
靴，我们也能跑、能追、能打胜仗！”远眺莽
莽山林，回首当年的解放海南岛战役，符
亚友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据白沙县委史志编纂中心有关负责
人介绍，从1945年8月至1950年5月，白
沙努力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有力牵制住
了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巩固发展白沙解放
区，使得白沙成为海南首批解放区。这离
不开符亚友、符金论等革命战士在白沙的
浴血奋战，他们为解放海南岛战役的最终
胜利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白沙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统计资料显
示，截至2020年1月，目前仍健在的参加
过海南解放战争的白沙籍复员人员为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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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掩映于深山
密林之中的黎村苗寨都是另一番光景。

他们刀耕火种、打渔狩猎，习惯于用各
种农产品与汉人换取生活物资，也遵循着
将粮食作为聘礼的习俗。以昌江黎族自治
县水头乡老村为例，一般的交换行情是3斗
谷换1把斧头。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
毛、什运地区，黎族小伙要想迎娶心爱的姑
娘，3斗米则是必不可少的聘礼之一。

其中的“斗”是一种计量单位，与之对
应的量器称作“米斗”。彼时，黎族的山兰稻
年亩产百余斤，按1斗米12.5斤换算，不过
只有八、九斗谷，五、六斗米左右，这也让米
斗满溢一度象征着富足。

直至日军铁骑践踏琼岛，实行不抵抗政
策的国民党反动军政官员连同他们的眷属
龟缩至五指山地区一带，米斗顿时沦为压在
黎族苗族同胞身上的沉重“税感”。“抗战粮”

“官长粮”“参议粮”“军服费”“草鞋费”“柴草
税”“牛牌”“狗牌”等诸多摊派蜂拥而至。

随着曾祥训接任国民党白沙县长，各种
苛捐杂税更是变本加厉，光稻谷便要求每月
大户交5斗、小户3斗。可米缸早已被搜刮
干净，哪里还有多余的油水可供压榨？

重重剥削压迫之下，一场大规模的抗
暴斗争在黎族苗族群众中开始慢慢酝酿。
而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1943年
8月，曾祥训的又一次暴敛横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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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都说民以食为天，可见“吃”为关乎生存的第一要紧事。
每逢乱世，繁重的徭役、兵役致使民不聊生、田地荒芜，盗匪敌寇愈发变本

加厉四处搜刮粮米，最终只能逼得百姓奋起反抗。
现藏于海南省博物馆的王国兴量米米斗，讲述的便是这样一个故事。它隐

含着白沙起义的导火索，也道出那个年代黎族苗族同胞最朴素的心愿——吃上
一口饱饭。

谷米三斗 从寓意富足到沉重“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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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指山山脉奔涌而下，几大江河裹
挟着泥沙在琼岛腹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淤
积出大片肥沃土壤。原本该是产粮的良
田，却由于连年战乱，赋税和杂费摊派严
重，再加上地主富农占了近半的耕地，不少
群众常常食不果腹。

改变，是从解决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问
题开始。1947年至1948年，一场以清匪反
霸为主要内容的土改运动在琼岛少数民族
聚居地铺开。据《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第
一卷）》记载，这场运动让4.5万多名少数民
族劳苦群众获得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

有了土地，还得发动生产。有一天，有
黎胞在一处山坡上看到王国兴正弯腰给蔬
菜施肥，不禁心生好奇：“大总管，这菜淋过
屎尿怎么能吃呀？”

原来，黎族同胞历来没有施肥种菜的
习惯。为把大伙都动员起来，王国兴特地

向汉族同志请教了肥料和土壤的关系，身
体力行地学着垄沟、播种、施肥、除草、捉
虫，很快带动白沙一带的黎族苗族同胞掀
起生产自救的热潮。

1948年，琼崖区党委在给党中央的报
告中指出：“迄现在为止，除白沙的红毛、水
满、小水等三个乡尚缺少（粮）食外，其余各
乡已无饥饿。”

也是从那时起，吃上一口饱饭，对黎族苗
族同胞而言终于不再是一种奢望。甚至在
1948年的秋季攻势中，白沙还为部队捐献了
5000余担粮食，换算一下，足足能装满2.8万
个米斗，这在几年前根本不敢想象。

或许正是因为想起了起义前乡亲们饱含
屈辱地向国民党缴交税粮的场景，一个满身
斑驳的米斗便被王国兴留了下来。它曾是黎
族苗族同胞的共同记忆，如今随着苦难日子
的一去不复返，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生产自救 告别饥饿粮满仓

白沙起义的枪声划破漫漫长夜，在持
续半个月的时间里，众多黎族苗族群众如
同下山猛虎般朝敌营冲杀而去。

男人们负责上阵杀敌，妇女们则背着
孩子自发组织起来，给起义军做饭、送椰子
水。家住白沙黎族自治县元门乡向民村的
老人符细开还记得，当年才14岁的她就曾
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趁着夜色，步行数十里
给细水的起义群众送水送粮。

众人拾柴火焰高，起义的战斗很快遍及白
沙，极大震慑了当地的国民党驻军。然而因敌
强我弱，起义队伍很快遭到敌人的疯狂反扑，
王国兴只好带领起义将士撤退至深山。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经济上对起义
队伍进行严密的封锁，不准商人运进粮食、
食盐和火药。坚持旷日持久斗争的起义队

伍弹尽粮绝，只能一边跟敌人周旋，一边挖
山薯、割竹笋、找野菜、采野果充饥。

留守村寨的乡亲们，日子同样也不好
过。他们或被要求缴纳三百元光洋的“议
和费”，或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不少村
寨一时间十室九空。

虽遭遇凄惨，黎族苗族同胞们依旧
挺直了脊梁。这一天，不知是谁率先躲
过敌人的岗哨，将攒了许久、偷偷珍藏的
粮食、食盐和衣服送上了山，让起义将士
们一阵雀跃。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群众
开始偷偷穿行于山林小径之中，送来口
粮与情报。

就是在这般同仇敌忾的力量下，王国兴
带领黎族苗族群众忍辱负重、坚韧生存，终
于在找到共产党后，踏上了新的征程。

冲破封锁 见证群众齐心抗寇贼

在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征
程中，粮食供应一直是个大问题。尽管自
己的生活和经济也十分困难，黎族苗族同
胞却凭着对共产党和人民子弟兵的信赖与
感激，一次次勒紧裤腰带捐钱捐粮，为革命
胜利贡献了不小的力量。

据《琼岛星火》记载，1947年，正值五指
山中心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关键时期，五指
山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发生粮荒，群众
宁愿忍饥挨饿，也要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都搜集起来给部队送去。

翻阅史料，一组组鲜活而感人的数据
便印证了这一点：秋季攻势中，白沙共献粮
食5000余担、光洋2万多元；在乐东，仅千
善乡黎族群众在半年时间里就为前线部队

献粮10万余斤、黑豆l万斤、生猪100多头；
在保亭解放区，仅七峰乡就捐毛巾1660条、
衣服l648套，预借粮食735石……

1949 年，中共中央关于解放海南的命
令传达后，黎族苗族人民更是欢欣鼓舞，筹
粮工作迅速而顺利地开展起来。

彼时，白沙恰逢天旱，粮食歉收，却依
旧筹备粮食 23.5 万多斤，各区乡黎胞除留
出春耕种子外，剩下的粮食全部慷慨交
出。新设置的琼中县同样不甘落后，1949
年12月献出粮食2950石，1950年初又筹集
粮食l0677石。在乐东，所筹集的l.3万多担
粮食更是占全岛筹粮总数的四分之一，有
力保障了渡海大军登陆后的军需供应。

（李梦瑶）

上世纪40年代王国兴量米木斗。（海南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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